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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国际政治一向被视作以权力、利益为核心的领域，与强调感性、

追求美的艺术格格不入。实际上，艺术作为观念的反映，始终在表达和建构国

际政治。自２１世纪初“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口号提出以来，艺术与国

际政治这一研究领域蓬勃发展。国际学界关于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现状如

何？中国学者取得怎样的进展，还存在哪些不足，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有哪

些值得关注的研究议题？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硕士研究生韩善聪专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玉聃副教

授。陈玉聃副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化艺术与国际政治、国际政治思想史，

著有《人性、战争与正义：从国际关系思想史角度对修昔底德的研究》等。

２１世纪以来艺术与国际
政治研究的发展
———陈玉聃副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韩善聪（以下简称“韩”）：您认为，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包含哪些内容，在
学科中有怎样的定位？

陈玉聃（以下简称“陈”）：艺术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也是作者个人的
情感表现，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多种门类。①

艺术既然反映和表达着社会现实，国际政治当然也并不例外。从古至今，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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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政治的历史中，艺术从来就不是一个缺位者。美国学者、外交家阿恩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Ａｒｎｄｔ）认为，文化外交自青铜时代起便已有所记载，其兴起与语
言的发展相伴而生。① 由此而论，艺术同国际政治的交织则应更早，因音乐、舞
蹈、绘画等艺术形式实先于语言而产生。可以说，自国家诞生伊始，艺术便勾
连在国家间政治之中；不论东方西方，国际关系史与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等门
类在内的广义的艺术史，都彼此呼应、可相对照。

毫无疑问，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是一个交叉领域：一方面，它固然是艺
术（尤其是艺术史和艺术哲学）与国际政治两个学科的交叉；另一方面，它又与
国际政治中某些既有的研究方向（如文化外交、“软实力”理论等）有所交叉。

因此，需要通过比较，厘清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内涵与外延。其一，从研究
层次而言，文化外交等研究领域所关注的，主要是单位（国家）层面的对外政
策；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不囿于此，既关注单位，也关注体系，两者的区别类
似于外交学和国际政治学之差别；其二，从研究对象而言，文化外交等研究领
域包含哲学观念、思想传统等文化中的“理性”部分，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专
注于以“感性”为基本表达方式的各种艺术作品；其三，从研究旨趣而言，文化
外交等研究领域虽然也时常以艺术作品为对象，但后者往往只是依附和服务
于外交、权力等传统国际政治概念的工具性变量；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则赋
予了艺术独立的意义和主体性地位，其着眼点是艺术对政治现实的“表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即艺术作品中所体现的对国际政治的感知和表达。

因此，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往往也被冠以国际政治研究的“美学转向”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ｕｒｎ）之名。“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美学）一词来自古希腊语的“ａｉｓｔｈｅｔｉｋｏｓ”，

即通过感官（ｓｅｎｓｅ）所获得的感知（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由于以艺术的“表征”本身为
关注的核心，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取向，便不是“模仿”（ｍｉｍｅｔｉｃ），也就是说，重
点不在于作品是否及如何真实地反映事物的真相、忠实地传递行为者的信号
和意图，而是以承认作品和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为基本立足点的“美学”

取向。② 由此出发，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内容可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艺术
对国际政治的表达，主要关注的是艺术作品中的国际政治观念。这种表达可
能与真实的世界相去甚远，如《山海经》或者欧洲中世纪的世界地图，但其意义
不在于真实与否，因为涉及国际政治的艺术作品事实上构成了一部以感性方
式而非理性化的哲学或史学方式呈现的国际政治思想史，这可以帮助人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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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丰富多彩而又不断流变的国际政治观念，甚而引发对国际政治的理论反思；

二是艺术对国际政治的构建，即艺术作品对国际政治的表达，如何影响受众的
认知，并通过后者的行为，构建国际政治的现实。这里的受众可能是普通大
众，也可能是领导者和外交家，这种影响可能符合艺术创作者的本意，也可能
与作者无涉。对此种“构建”的研究，正呼应了著名史学家科林武德的论断：
“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
构成的内在方面。”①

韩：您能否介绍一下艺术议题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缘起？

陈：尽管在国家间政治的实践中，艺术的创作和传播始终贯穿其中，几乎
一切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都伴随着各种艺术作品的表达和建构，但直至２１世
纪初，艺术与国际政治才成为一个独立和自觉的研究领域。

２０世纪前，艺术在政治学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是政治思想史中不可或缺
的主题。东西方政治哲人在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论说中，时而会涉及战争、秩序
等国家间政治的内容。例如，儒家将乐和诗，视为礼的重要形式，直接与天下
的政治秩序相关，令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正是“八佾舞于庭”这样的国
家间等级秩序的崩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音乐对公民的德性影响重
大，尤其是柏拉图，他提出在当时流行的六种调式中，只有弗里其亚和多利亚
两种调式应当保留，因它们分别适于国家及其公民的“祀”与“戎”。② 在国际政
治自身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古代和近代哲人们的零星思考，只能被视为
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史前史”，但其思想深度为当今的研究提供了丰
厚的理论土壤。

２０世纪初，国际关系学科逐渐成形。在此背景下，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
初步有了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指国际政治学科内对艺术议题的研究，后者则
泛指哲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③ 就
狭义角度而言，国际关系学科及其理论的奠基者们早已对此议题有所涉及。
“理想主义”学派强调启蒙主义和人文精神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积极作
用，对文化艺术自然重视，其代表人物、曾为古典学者的齐默恩爵士（Ｓｉｒ　Ａｌｆｒｅｄ
Ｚｉｍｍｅｒ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委会的首任主席，

并围绕着以“在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为宗旨的教科文组织应侧重艺术还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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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问题，与其继任者、生物学家赫胥黎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路线冲突。① ２０世
纪３０—４０年代，现实主义学派的两位奠基者爱德华·卡尔（Ｅｄｗａｒｄ　Ｈ．Ｃａｒｒ）

和汉斯·摩根索（Ｈａｎｓ　Ｊ．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也在他们各自里程碑式的著作《二十
年危机》和《国家间政治》中对艺术与国际政治有所论述。卡尔分析了当时以
“电台、电影、大众报刊这类方式”为主的宣传手段，来说明“支配舆论的权力”；

摩根索则从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开始，对欧洲主要国家的“文化帝
国主义”进行梳理和评价。② 然而，直至２０世纪末，狭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研
究仍未真正产生，这不仅是因为专门研究极为罕见、处于边缘地位，更是因为
国际政治学者提及艺术的少许文字，往往并非以艺术本身为关注点，而是对各
自既有理论的修饰说明，甚至奈的“软实力说”也并不例外。需要提及的是耶
鲁大学政治学者、苏联问题专家弗里德里克·巴洪（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Ｂａｒｇｈｏｏｒｎ），他
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开始，就专注研究苏联的文化外交、对外宣传和对美国的想
象，论著颇多，有大量关于艺术与外交、艺术与政治的分析。③

就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而言，冷战的爆发及其意识形态对抗的性
质，催生了不少以文化冷战为主题的著作和文章，其中大多来自艺术史学者。④

这些作品往往聚焦于某一具体的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等，长于专门资料的
整理，但通常理论框架欠缺，与国际政治学科也很少有对话。它们为此后文艺
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和研究素材。
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而言，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在２０世纪只是处于萌芽

阶段。这一研究领域真正形成的标志是国际关系学科知名期刊《千年》在２００１
年１２月的专辑“世界政治中的图像和叙事”（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该专辑邀请了多位作者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布朗
（Ｃｈｒｉｓ　Ｂｒｏｗｎ）、夏威夷大学教授迈克尔·夏皮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Ｓｈａｐｉｒｏ）、悉尼大
学教授詹姆斯·德里安（Ｊａｍｅｓ　Ｄｅｒ　Ｄｅｒｉａｎ）、康涅狄格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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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斯特（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等学者撰稿，内容涵盖文学、图像、影视、音乐
等多方面，还以２０余篇书评的形式，综合介绍了当时值得关注的研究著作，该
专辑的刊发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其中，昆士兰大学教授罗兰·布莱克（Ｒｏ－
ｌａｎｄ　Ｂｌｅｉｋｅｒ）《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一文发挥了奠基性作用，确立了艺
术与国际政治研究的导向和理论自觉。① 此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枝散叶，蓬
勃发展起来，目前已有相当丰富的著作和文章，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屡见专辑，

在顶尖出版社也不乏以此为主题的丛书。② ２０１７年，《千年》杂志又以“美学转
向１５年”（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ｕｒｎ　ａｔ　１５）为名，回顾总结这一领域的发展。

韩：您认为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蓬勃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陈：２１世纪以来，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蓬勃发展有以下几个相互交织的原因：
第一，国际政治现实和观念的演变。马丁·怀特在论及为何有源远流长

的政治思想史，却无相对应的国际政治的思想传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时曾
总结道：“政治理论……是关于良善生活的理论，国际理论则是关于生存的理
论。”③以此类比，艺术更是被认为关乎理想之美的领域而与国际政治及其理论
格格不入。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思想家在涉及这一主题的零星论述中，常以
伦理为导向。自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越发积
极，有别于古典艺术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也渐趋主流，这使得艺术与国际政
治之间的交融渗透愈发普遍，也使研究者开始对国际政治的外延有了新的理
解。２００５年，由穆罕穆德漫画引发了一场始自丹麦、波及世界的冲突，哥本哈
根大学国际关系学领军人物琳娜·汉森（Ｌｅｎｅ　Ｈａｎｓｅｎ）由此而开始关注图像
与国际安全议题。

第二，国际政治理论自身的发展。２１世纪初期，国际关系学科经过近百年
的发展，三大理论鼎足之势已成，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都以理性和利益为核心。在国际政治研究的本体论、认知论和方法论等诸方
面是否能有整体性的理论进展，而非只是小修小补？因此，艺术与国际政治是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引入的，并非只是一个新鲜议题。这也就是该领域的
奠基者们如勒博（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ｅｄ　Ｌｅｂｏｗ）、西尔维斯特、布朗、夏皮罗、德里安等，

都同时是重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家的原因，而所谓“美学”路径也从一开始就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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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国际政治理论———而非研究领域———的转向。

第三，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借鉴。２０世纪以来，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偏
爱“高级政治”的历史研究传统受到质疑和挑战，由年鉴学派开创的生活史、文
化史、心态史潮流开始兴起，这使国际政治研究转向有了效法的对象。同时，

２０世纪欧陆哲学家们对美学和艺术哲学的重视，也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学者
对艺术的研究，阿多诺等思想家的名字时常出现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
的著述中，法国哲学家朗西埃“作为政治的美学”概念也被“美学转向”的研究
者们奉为圭臬。①

韩：国际学界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迄今取得哪些成绩？

陈：艺术与国际政治自２１世纪初成为一个自觉的研究领域以来，取得丰
硕成果和并产生广泛影响，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归纳。

首先，国际学界的研究主题广泛而深入。可以说，它涵盖文学、绘画、雕
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各种艺术领域，而在每个大的门类之下，各
种次级领域也往往都有专门研究。例如，同样是美术，西尔维斯特的著作专注
于博物馆中自古典至现代的各种藏品，汉森多篇研究论文则围绕着当代媒体
上的各种卡通漫画；同样是文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托尼·厄斯金（Ｔｏｎｉ
Ｅｒｓｋｉｎｅ）和勒博主编的《悲剧与国际关系》以自古希腊至近代英、德等国的经典
戏剧为主题，布里斯托大学教授尤塔·韦尔德斯（Ｊｕｔｔａ　Ｗｅｌｄｅｓ）主编的《探寻
新世界：科幻作品与世界政治之间的联系》以科幻小说为对象，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教授伊弗·诺依曼（Ｉｖｅｒ　Ｂ．Ｎｅｕｍａｎｎ）和乔治城大学副教授丹尼尔·内
克松（Ｄａｎｉｅｌ　Ｈ．Ｎｅｘｏｎ）主编的《哈利·波特与国际关系》以流行文学为关注
点；同样是影视，夏皮罗和萨塞克斯大学辛西娅·韦伯（Ｃｙｎｔｈｉａ　Ｗｅｂｅｒ）教授在
电影与国际政治领域已有大量著述，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蒙斯特
（Ｒｅｎｓ　Ｖａｎ　Ｍｕｎｓｔｅｒ）等人的《记录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和非虚构电影的批判性
指南》则将纪录片也纳入其中。在此之外，一些更为大胆和前卫的议题也已有
了探索性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１６年出版的两部论文集———英国雷
丁大学副教授安德烈亚斯·本克（Ａｎｄｒｅａｓ　Ｂｅｈｎｋｅ）主编的《时尚的国际政治》

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劳拉·谢泼德（Ｌａｕｒａ　Ｊ．Ｓｈｅｐｈｅｒｄ）等人主

２５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４期

① Ａｉｄａ　Ａ．Ｈｏｚｉ＇ｃ，“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ｕｒｎ　ａｔ　１５（Ｌｅｇａｃｉｅｓ，Ｌｉｍｉ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Ｍｉｌ－
ｌｅｎｎｉｕｍ－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５，Ｎｏ．２，２０１７，ｐ．２０３．



编的《在数码时代理解流行文化和世界政治》。①

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在如此宽广的领域中精耕细作，一方面，因为这一领域
内国际政治学者往往也精擅艺术。如西尔维斯特受家庭影响，自幼对美术充
满兴趣；布莱克雅好诗歌———这也是他的代表作《美学与世界政治》的主要内
容———且练习长笛、钢琴和摄影，并将它们视为自己美学研究的“田野调查”；②

韦伯在担任国际关系学教授之余，还是专业的影视制作人；夏皮罗曾经担任国
际电影节的评委。③ 另一方面，狭义和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即国际政
治学者对此研究和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在近十年愈发融合，两者间的交流对话
促进了这一交叉领域的蓬勃发展。以两项较新的学术成果为例，由韦尔德斯等
国际政治学者主编、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流行文化与世界政治”丛书至今已
有十余本，在这一标志性的研究系列中，各书的著者和编者既包括国际政治学
者，又不乏来自传媒、文学等领域的学人。④ 另一大学术出版社帕尔格雷夫·麦
克米伦的“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丛书”中的最新一部论文集《国
际关系、音乐与外交》，两位主编其中之一是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欧洲国
际研究协会（ＥＩＳＡ）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拉梅尔（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Ｒａｍｅｌ），另一位则是巴
黎第三大学音乐学助理教授塞西尔·普雷沃－托马斯（Ｃéｃｉｌｅ　Ｐｒéｖｏｓｔ－Ｔｈｏｍａｓ），以
音乐社会学和音乐史见长，文集作者也均来自于国际政治和音乐两个学科。⑤

其次，国际学界的研究具有丰富的议题联结性。艺术与国际政治并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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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封闭的领域，因其以艺术作品中的感官、感知为研究核心，它对国际政治
学科中其他一些重要议题甚至是学科领域有积极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如前所
述，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艺术对国际政治的表
达，二是艺术对国际政治的建构。就其表达而言，由于艺术作品的感性特征，
它与人类的情感有直接关系。因此，国际政治中的情感议题，与艺术研究领
域有非常密切的交互联系。艺术与国际政治的两位领军学者布莱克和西尔
维斯特，都在重要学术刊物上组织过情感议题的专辑。① 汉森教授在哥本哈
根大学主持的“图像与国际安全”（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研究项
目，三个子项目之一就是“情感与军事冲突”（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就艺术对国际政治的建构而言，它与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议题有最为直接的关
联———不论是民族、国家认同，还是宗教、阶级、性别等认同，都是世界政治中
的重要内容和研究对象，也都在很大程度上由音乐、文学、仪式等艺术形式所
构建。例如，布莱克在《美学与世界政治》一书中的最后一章，就通过韩国诗人
高银（Ｋｏ　Ｕｎ）对政治认同进行探讨；２００２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拉贾拉
姆（Ｐｒｅｍ　Ｋｕｍａｒ　Ｒａｊａｒａｍ）的博士论文，主题是通过美学政治反思国际关系中
的难民身份；也有学者通过音乐、舞蹈，对国际政治中的性别认同进行研究。②

若将艺术按照流行和古典进行两分，那么，对它们的研究就分别与国际政
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思想史这两个学科领域有着密切的互动。在当代社会
中，流行文化已高度资本化、产业化，其生产、传播和消费往往跨越了国家边
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研究的任一领域……流行文化都已然在国际政治经
济实践中嵌入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中显露”。③ 在十余年前对流行文化符
号“哈利·波特”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有学者注意到，这部作品的全球流行背
后是传媒产业的巨大市场力量。④ 在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流行文化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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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丛书中，有两本的标题直接与“政治经济学”相关，①有学者甚至提出“美
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概念。② 音乐、绘画、文学等领域中的经典之作，则因其对
同时代人们国际政治观、世界观的深刻反映而为学者所重视，作为感性的思想
史，可与抽象、思辨的哲人的思想史相印证。从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而
言，政治思想史学者对艺术已着墨甚多，其中不乏与国际政治主题相通之处。如
剑桥学派代表学者昆廷·斯金纳（Ｑｕｅｎｔｉｎ　Ｓｋｉｎｎｅｒ）２０１７年在北京大学的系列演
讲中，有一讲便以“霍布斯：描绘国家”为题，借助图像研究展示霍布斯的国家构
想和主权理论；斯坦福大学保罗·罗宾逊（Ｐａｕｌ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在其《歌剧与观念》一
书中，也对１９世纪欧洲的国际政治观念有所涉及。③ 从狭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
的研究而言，国际政治学科内的思想史学者，如布朗、卡迪夫大学教授戴维·鲍
彻（Ｄａｖｉｄ　Ｂｏｕｃｈｅｒ）等，往往也在艺术研究领域有所著述，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精
通多国语言，对诗歌、音乐都颇有造诣的勒博。他撰写的《认同的政治与伦理》一
书，自荷马史诗、维吉尔诗歌、莫扎特歌剧至近代戏剧、宗教小说，通过艺术构筑
起一部宏大的认同观念史；他参与主编的论文集《悲剧与国际关系》，试图通过古
希腊、莎士比亚和其他传世悲剧作品透视国际政治：“借由赏析悲剧，我们能增长
见识，此种见识系于今日之世界，正如系于那催生了这一题材的特殊环境”。④

再次，国际学界的研究有明确的理论导向。如前所述，艺术与国际政治的
研究，从最初就有着国际政治理论的“美学转向”的抱负。艺术是为主流国际
关系研究所轻视的“低级政治”，艺术的基本特征“感性”又与主流国际关系理
论的内核“理性”相对立，因此，艺术议题天然地与关注边缘和弱势、强调批判
和挑战的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同盟性。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中，女性主
义（Ｆｅｍｉｎｉｓｍ）理论家比例之高令人印象深刻，西尔维斯特、韦伯、汉森等学者
都同时在两个领域成就卓著，被视为旗手，甚至作为男性学者的布莱克对女性
主义也有所研究。其余如夏皮罗和德里安等学者是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的代表人物，勒博则自视为真正的建构主义者———与主流建构主义者不同，与
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主流理论家更是相去甚远。因此，艺术与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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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者往往直截了当地对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学提出异议。① 若将视野扩
大到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还会发现，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对艺术作品
的研究，揭示和批判西方世界的世界政治观念，如著名思想家萨义德在《文化
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对简·奥斯汀和吉伯林小说的解读。②

具体而言，在国际政治学科中，由艺术而通达理论，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
揭示、批判。如韦伯的《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性的介绍》一书，用电影分别揭示
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迷思”，迈克尔·威廉斯（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解读
摩根索政治思想的《美学现实主义》一文也发人深思；③二是补充、发展。例如，

汉森的“图像与国际安全”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图像代替“话语”，发展了哥
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三是冲击、挑战。同样试图以“美学转向”颠覆主流
理论或者至少另辟蹊径，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几位代表人物又各有侧重。

相对而言，夏皮罗从康德和朗西埃的美学理论中获得思想资源，强调从现实主
义和理性主义处解放，实现本体论的转向；④布莱克更注重艺术“表征”与现实
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认知论转向；西尔维斯特则试图证明“以艺术为基础的方
法论”对国际政治这个“传统上无视艺术和人文知识”的学科的价值。⑤

韩：目前，国际学界的研究还存在哪些不足？
陈：首先，尽管国外学者的研究广泛而深入，却存在重要缺憾：对东方尤其是

中国很少涉及。布莱克在早年的一篇文章中，曾以中国先秦哲学思想批评新现
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其中通过庄周梦蝶等文艺作品对认知论的探讨令人耳目一
新，但在“美学转向”之后却没有更多延伸。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大多围绕着欧美
艺术展开，即使在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领域，有史学家或汉学家零星涉及中国
议题———如普拉特（Ｋｅｉｔｈ　Ｐｒａｔｔ）对宋徽宗音乐外交的研究，他们通常也局限在
自己的专业之内，不为这一领域的国际政治学者所关注，彼此绝缘。相比之下，
以西方世界为对象的类似研究，如著名外交史学者杰西卡·吉瑙－黑希特（Ｊｅｓｓ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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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Ｗｅｂ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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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Ｓｈａｐｉｒｏ，“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Ｓｈａｐｉｒｏ　ｏｎ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Ｐｏｗ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　Ｔａｌｋｓ　３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ｏｒｙ－ｔａｌｋｓ．ｏｒｇ／２０１０／０２／ｔｈｅｏｒｙ－ｔａｌｋ－３６．
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０９－１１；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Ｓｈａｐｉｒｏ，Ｃｉｎｅｍａｔｉｃ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ｐ．９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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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ｅｎｏｗ－Ｈｅｃｈｔ）关于德美关系的《声音外交》一书，①在学界的影响更为重大。
相较于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和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地位，存在这样的

研究空白显然与之极不相称。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与艺术领域的“西方中
心主义”或许不无干系。以音乐为例，在欧美大学中的相关院系中，西方音乐
居于教学、研究和演奏的绝对占主导地位，很少有中国音乐的身影，即使有，也
只不过在本已居于边缘地位的“民族音乐学”（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中占据极小部
分内容。其他艺术门类也大抵如此。因而，不论是国际政治学者对艺术的兼
涉，还是艺术领域的学者对国际政治问题的介入，都难以产生与中国相关的研
究兴趣和成果。事实上，布莱克在“美学转向”１５年的反思中，也已经非常明确
地对美学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本质”和唯西方思想独尊的现象表示担忧，视
为对这一领域最大的挑战之一。
其次，虽然西方学界有着明确的理论导向，使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厚重

坚实，意义深刻，但也不难发现，在通过艺术议题对理论和现实进行反思的过
程中，国外学者的研究仍然没有也无法摆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哲学思想发
展的脉络。国际政治理论的“美学转向”正是基于主流理论发展至瓶颈后的反
动；而夏皮罗更是明确表示，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大多只是前康德式的经验主
义社会科学哲学，应当以康德和后康德式的思维取而代之，换言之，国际关系
理论的发展只需依照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便可。若如此，“美学转向”在理论
上的创造性和先锋性可能会愈发消解，更何况，就目前研究来说，它与后现代
主义哲学似乎类似，都长于批判而短于建构。
韩：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方面，国内学界发展状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成就？
陈：中国自古以礼乐立国，艺术在中国人的对外关系和国际政治观中都占据

重要地位。宋徽宗在对高丽的音乐外交中，曾在国书中写道：“古之诸侯教尊德
盛，赏之以乐……夫移风易俗莫善于此，往祗厥命御于邦国，虽疆殊壤绝同底大
和，不其美欤。”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以越剧电影《梁祝》，
也传为美谈。然而，学术意义上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直至近十年方始兴起。
就狭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而言，目前笔者所见国内学者最早的相

关文献，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章远副研究员的论文《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审
美意向》，其中，便引用布莱克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美学转向》一文。③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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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Ｃ．Ｅ．Ｇｉｅｎｏｗ－Ｈｅｃｈｔ，Ｓｏｕ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Ｍｕｓｉｃ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８５０－
１９２０，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宫宏宇：《赵佶的音乐外交与宋代音乐之东传》，《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２６页。
章远：《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审美意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

５３—５７页。２０１２年，章远还发表了另一篇以美学为主题的文章：《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美学观照》，《天津行政
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２１—２６页。



年，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的文章《“文学透视”方法与“美国精神”辨识》，从
方法论角度对国际关系研究进行反思。① 陈玉聃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发表的两篇
论文《音乐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是国内学界较早对某
个艺术门类进行的专门研究。② 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教授
的《文学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院郭小聪教授的《守夜人与夜莺》相继出
版，两位学者都兼具文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教育和研究背景，这两部著作出版进
一步促进了国内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守夜人与夜莺》一书体现了难能可贵的
哲学思考。③ 陈玉聃２０１５年的发表的《国际政治的文学透视》与外交学院博士
生何伟２０１６年发表的《图像与国际安全建构》等数篇论文，开始自觉地对艺术
与国际政治领域进行理论建构并与国际学界研究接轨。④ 此后，有越来越多的
国内学者介入其中，使这一领域得到长足发展。
就广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而言，历史学、比较文学、政治哲学等学

科的研究者时而也涉及这一主题。篇幅所限，兹举几例，以证其丰：复旦大学
葛兆光教授对作为图像的地图与中国人之世界和空间想象的研究、北京师范
大学张源教授对文学化的帝国叙事与帝国逻各斯诞生的研究、景德镇陶瓷大
学侯铁军副教授对瓷器与大英帝国话语政治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教
授对视觉艺术与中国认同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林国华教授对绘画、建筑、雕
刻等艺术作品与古代西方正义战争的专题讨论教学。⑤

回顾艺术与国际政治研究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对其成就或可做如下总结。
首先，议题逐渐拓展、日益多元。即使只论狭义的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目
前也已涵盖音乐、文学、影视、美术、服饰、动漫等几乎所有新旧艺术种类，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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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时殷弘：《“文学透视”方法与“美国精神”辨识》，《江海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陈玉聃：《音乐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文化视角》，《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３期；陈玉聃：

《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２年第６期。该领域中还有曾琳智以音乐外交为主题发
表的多篇文章及完成的博士论文，参见曾琳智：《音乐在美国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外交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３
期；曾琳智：《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及影响探究：以美国爵士乐在冷战中的运用为例》，《国际观察》２０１３
年第３期；曾琳智：《音乐在公共外交中的运用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１３年；曾琳智：《浅谈音乐
在中国对外传播中的角色：以中国爱乐乐团（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海外演出为例》，《对外传播》２０１７年６月。

林精华：《文学国际政治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郭小聪：《守夜人与夜莺：国际关
系领域的文化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陈玉聃：《国际政治的文学透视：以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为例》，《外交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４期；陈玉聃：
《诗与思：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文化透视》，《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８期；何伟：《图像与国际安全建构：以
安全化研究为视角》，《外交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４期；何伟：《图像与对外政策：艾兰·库尔迪和英国关于欧洲难
民危机辩论》，《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何伟：《表征与国际政治研究：一种美学的维度》，《国际关
系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葛兆光：《古地图与思想史》，《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葛兆光：《成为文献：从图像看传统中国之“外”与“内”》，《文汇学人》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张源：《自由帝

国逻各斯的诞生：希波战争与希罗多德的雅典帝国叙事》，《政治思想史》２０１８年第１期；侯铁军：《“茶杯中的
风波”：瓷器与１８世纪大英帝国话语政治》，《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２期；吕新雨：《错位：后冷战时代的中
国叙述与视觉政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



已发表大量论文，一些博士论文和已出版的专著也关注其中的一些议题。①

其次，学界相互沟通、交流日多。初时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大多出于兴趣
自发研究，很少存在交流。随着研究成果的丰富，大家渐识同道，开始共同组
织学术活动，在２０１３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上，就出现了文艺
与国际关系的讨论小组。同时，国际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之间也开始有
所交流，如２０１６年复旦大学主办的“音乐与中国外交”会议和系列讲座、２０１７
年上海音乐学院主板的“中国近现代音乐、音乐人与爱国情怀”研讨会，都聚集
国际政治学、历史学、音乐等多个门类的学者和艺术家。此外，复旦大学等高
校的国际政治专业也已设置了文化艺术和国际关系的相关课程，越来越多的
年轻学人开始进入这一领域。
再次，研究由器入道、学理益深。国内学者初期的研究，着眼于议题的开

拓，以案例的归纳为主；此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对国际学界的日益了解，一些
学者开始主动地从学科和理论的高度，审视和构建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领
域，将它与对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政治现实的反思相结合，使这一领域具有了
自为、自觉的意义。
韩：您认为国内学界在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
陈：艺术与国际政治在国内仍属小众研究领域，虽已初步成型，仍未完全成熟。
首先，议题虽广泛，研究的深度仍有欠缺。一方面，目前的研究多数较为

泛泛，对具体的时段、项目、作品精细研究尚嫌不足；另一方面，有分量的学术
专著还很少见，相当一部分文章和书籍只停留在通过艺术作品普及和比附国
际关系知识的阶段。
其次，交流虽存在，学术共同体仍未形成。国内尚没有期刊组织过艺术与

国际政治的专辑，也没有这一领域的丛书；国内学术会议并不多见，基本是偶
一为之，没有规律；国内学者与国际学界交流更是极少。
再次，学理虽初现，理论自主性仍不显明。目前，国内学界的理论思考大

多仅是对国外学者“美学转向”的引介消化，换言之，国内学界目前仍只是依着
西方的理论发展脉络，并未跳出这一框架，提出中国的理论主张。
韩：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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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前述文献之外，影视主题有沈旭晖：《国际政治梦工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黄
日涵等编著：《国际关系梦工厂：电影与国际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李巍：《〈甄嬛传〉中的国际
关系学》，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ｉｓｉｘｉａｎｇ．ｃｏｍ／ｄａｔａ／８３６８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０９－１１；赵鸿燕：《外交复合关系的隐喻建构：基
于韩国纪录片〈超级中国〉的案例分析》，《国际新闻界》２０１７年第４期；金茜：《电影在国际关系教学中的应
用》，《中国高等教育》２０１６年第２０期；岳圣淞：《电影与国际政治：权力、表象与建构》，《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４期；动漫主题有归泳涛：《日本的动漫外交：从文化商品到战略资源》，《外交评论》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黄明幸：《〈海贼王〉世界中军事秩序的逻辑与未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５０９７７３９３＿
６１８４２２，２０１８－０９－１１；服饰主题有董入雷：《服装符号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以２０１４年ＡＰＥＣ会议领导人
服装为例》，外交学院博士论文，２０１７年，等等。



陈：结合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现状，中国学者或许在两个方向可以有所突破。
第一，在经验研究中，除进一步做出精细化研究外，应当开始尝试以小见大，

由一个具体而微的主题，以艺术的感知和共情为基础，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勾
连起来，指向一个宏大世界，也就是说，通过艺术突破以往国际政治研究的某些
局限性。以大家耳熟能详的主题为例，众所周知，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是为结束
三十年战争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称为“西方艺术史上第一组反战
图像”①的版画组画《战争的悲惨与不幸》（Ｌｅｓ　Ｍｉｓèｒｅｓ　ｅｔ　ｌｅｓ　Ｍａｌｈｅｕｒｓ　ｄｅ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便出自三十年战争中的画家卡洛（Ｊａｃｑｕｅｓ　Ｃａｌｌｏｔ）之手，该组画是因卡洛
有感于法军对家乡洛林公国的蹂躏而有此作。两百年后，法国作家都德的代表
作《最后一课》，同样聚焦于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在普法战争的背景下，却以对
普鲁士侵略和占领的控诉而闻名。那么，这两个作品背后潜藏的观念史的流变，
以及作者、民众、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是怎样的？再进一步，《最后一课》在２０世
纪初被译介到中国，它在当时和此后，如何不断地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塑造着
自民国初年至２１世纪民众对国家和国际政治的认知和心态？若有类似研究，那
么，艺术与国际政治或许能成为不仅有趣而且深刻的对世界政治的思考维度。
第二，在理论研究中，应当在积极理解和学习国外学界“美学转向”的基础

上，充分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和固有的脉络，不能陷入其问题意识、重复其理论
探索，而是要重视理论自主性，以中国的艺术史和艺术思想为资源，突破其框
架，为“国际政治理论的美学转向”做出中国的贡献。通俗地说，国内学界不是
要为西方学界的“美学转向”提供炮弹，助其挑战主流理论，而是要另辟蹊径，
在本体论、认知论和方法论上提出自己主张。我一直以为，如果要构建国际关
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在社会科学的框架下，剪裁拼贴一些中国传统的哲学思
想，西体中用，可能并无太大意义。从中国自身的脉络出发，循着与科学路径
分庭抗礼而又相映成趣的美学路径，也许更易于到达别致的理论高峰。②

第三，我希望有志于艺术与国际政治领域的学人，能够不仅仅是一个客观的研
究者，也是具有情怀的个体；能够始终抱有一颗研究的初心———如殷之光所言，“最
终都能回溯到最初那种对‘人们是怎么感受世界’问题的好奇心上”，探究艺术中所
表达的观念对人们“感受与理解世界方法的影响”。③ 艺术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在其
最深处，是国际政治的哲学，是对人类内心的感知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０６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４期

①

②

③

Ａｎｎ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ｓ，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ｒ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Ｋ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２００５，ｐ．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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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９５８１４８＿２２７５７１，２０１８－０９－１１。


